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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聶隱娘在露筋祠內尋見一個女子，死在血泊之中，管他是不是薛飛霞，且救了回去再處。因解身上鸞帶，把他拴縛好了，

背在背上，正要借著劍遁起身。忽廟門外有人叫喊，因急收住劍光，立定了腳向外一看，只見不是別人，乃是紅線，心中不勝歡

喜。忙道：「我認是誰，原來是紅線道姑，幾時到的，來此怎事？」紅線初時在廟門外，見隱娘面朝著內，身向著外，背間背上一

個紅衣女子，看不出究是何人。後見身子一斜，劍光飛動，分明是個同道中人，故此喊了一聲。今聞隱娘答話，也覺喜出望外，慌

忙移步進廟，打了一個同訊。　　隱娘還禮不迭，又問：「道姑何事到此？」紅線把手向隱娘背上一指，道：「聶道姑救的不是妓

女薛飛霞麼？愚妹也因此案特訪一個姓文的義士而來。」遂把自己下山起，怎佯收白素雲，怎樣與黃衫客相遇，怎樣黃衫客收雷一

鳴為徒，怎樣殺死秦應龍，怎樣甄知縣冤陷飛霞，怎樣白素雲探監的話，約略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愚妹因這姓文的作事為人頗有幾

分義俠正氣，惟恐錯過人才，所以連夜下山，隱人縣衙，意欲訪他個著實下落，留著日後眾道姑、道長在臨安聚晤之時，倘然那一

位道長或是那一位道姑一時難覓傳人，也好傳他大道。誰知這人少年浮躁，竟又作出劫獄的事來。這種犯法違條之案，既然不恤人

言，那姓文的尚何足取，可惜有負了愚妹的一片初心。但想薛飛霞受屈情真，此番被姓文的劫了出監，不知作何處置，因此放心不

下，一路偵訪至此。不期恰與道姑相遇。不知道姑何故到此，現欲何往？」隱娘聽罷，含笑答道：「原來道姑與黃衫道長多已得了

高足，真是令人可喜可賀。愚妹因遍歷江南並無人物，想起道姑同黃道長多在山左，不知有無會遇，故而雲遊到此。途中巧遇虯髯

道長，從北直隸遇了一個姓文的人，別號雲龍，家住姑蘇城內。因此同他南下，順道尋訪人才。愚妹又想，道姑等或者尚在東省來

回，虯髯道長又深有收文雲龍為徒之意，要使道姑等見見人品，彼此商量，故又一同至此，暫寓棲霞山蓮花寺中。不料此間適出了

薛飛霞的那樁冤案，雲龍動了義俠之心，因於昨晚親自探監，正是令高徒所見的那姓文之人。但是後來劫牢一事，卻與雲龍毫不相

干，其間想來另有一人。不料官府不察，竟把這案移在他的身上，從早晨起挨戶搜查。愚妹等以事有可疑，特與虯道長及姓文的分

路偵訪。愚妹適才途中遇見一人，夜行打扮，肩背尖刀，匆匆東去，甚是蹊蹺。所以尋至此間，見這女子死於血泊之中，不知是否

飛霞。要想背回山去救他一命，且與雲龍認個明白。」紅線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棲霞山地方可還清靜，有無居民。愚妹雖與飛

霞未謀一面，看這女子身著赭衣，諒來卻有幾分意思。倘然山邊居住人多，只怕背他回去反多不便，道姑尚須三思而行。」隱娘

道：「若依道姑高見何如？」紅線道：「如依愚妹之意，不如竟往截雲山去小住幾時。此山四無居人，甚是幽靜。何況黃衫道長帶

有金創起死回生妙丹，又在混元湖斬了白獺，得有獺髓神膏，正好施救這女子性命。然後道姑到棲霞山報信虯道長得知。請他迳與

雲龍同到山中聚晤，又好使愚妹與黃道長見見姓文的人品武藝，選個吉日，虯道長就收他為徒，豈不是好。」隱娘聞言，連連點

首，回說：「道姑之言有理。俺們只顧講話，怕這女子受傷過久，救治為難，何不就此起身。」紅線說聲：「使得。」二仙俠遂手

挽手兒出了廟門，各縱劍光竟奔截雲山而去。

　　不消片刻，已到山中，素雲見師尊同著一個道姑進來，背上背著一女子，雖是滿面血污，卻彷彿是飛霞模樣，急忙過來動問。

紅線先令拜見過了隱娘，然後幫同把這女子卸下肩來，扶至上房，覓了一張涼牀眠下。始問素雲：「可知此女何人？」素雲答道：

「這明明就是城武縣監中的冤妓薛飛霞，不知為怎這般狼狽？」隱娘聽得果是飛霞，心下大喜，遂把上項事略略告訴了一番，又把

素雲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深贊紅線眼力不錯，不枉了下凡一場。紅線略略謙遜幾句，又問素雲：「黃衫師伯與雷師兄如何不見，

快去通報一聲，請師怕速取回生丹與獺髓膏來，好救飛霞還陽。」素雲道：「黃衫師伯與雷師兄因恩師下山過久不見回來，故向外

間打探去了。回生丹與獺髓膏多在師伯身旁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紅線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若說那回生丹，當日臥虎營中你與雷師兄

受了奏應龍毒彈之傷，師伯給我好些丹藥與你二人吞服，有餘下的現在身旁。惟獺髓膏須待你師伯回來，好得他在外間，諒來無甚

耽擱，且把這回生丹服過再說。你快與他燙一壺熱酒過來。」素雲道：「酒卻廚房現有，待弟子就去燙來。」說著，回身自去。少

停，就熱騰騰的拿了出來。紅線即向身邊取出丹藥。因飛霞牙關已閉，令隱娘設法敲開，紅線灌藥，素雲灌酒，吃了下去。約越一

刻鐘時，尚無動靜。隱娘等只道無救，不免著慌。素雲看他死得慘然，不由不淚如泉湧。

　　恰好黃衫客與雷一鳴回山，隱娘大喜，彼此見面之下，且不去細敘寒暄，先把搭救飛霞的事略說一遍，急問：「有無救法？」

黃衫客同至上房，仔細一看，見他面如金紙，頭額上泛出的血已如膿水一般，並不鮮膩，知道是未封傷口，血出過多，以致液枯髓

竭。雖有靈丹妙藥，未能回過氣來。因令素雲動手，先把血液中間被燕子飛抹上的那些灰土，取手巾來揩抹淨了，即在自己身旁取

出一大塊獺髓膏，叫素雲對準傷口與他敷上。果然甚是靈驗，霎時間血就止了，腹中回生丹的藥性本來已到多時，只要傷口一止，

面龐就略略透了些血色出來。又約半刻時候，鼻邊微有氣息，眼珠也轉動了。黃衫客已知大事無妨，惟恐醒轉之時，圍著多人，說

起話來不免勞頓，因囑素雲一人，小心伴守，待他醒時，略把細情告訴，且教他安心在此靜住幾時。自己與隱娘、紅線、一鳴等同

到中廳。

　　因救飛霞要緊。一鳴尚未拜見隱娘，此時黃衫客命他見過了禮。隱娘看他生得虎頭豹頷，氣象英雄，好不歡喜。黃衫客動問隱

娘別後各事，隱娘照著回紅線的話，約略又述了一番，黃衫客始知原委。少頃，見天已過午，紅線慮文雲龍雖然英勇，此刻縣中訪

拿緊急，未便任他獨自一人在外，倘有意外，豈不枉受官非，薛飛霞的前車可鑒。故此催促隱娘，作速接他們一同上山。隱娘點頭

稱是，料著雲龍此刻必定回山，午膳不可再遲，又費尋覓，忙向紅線等告別起身，駕著劍光，迳回蓮花寺中。

　　果然雲龍因訪不出劫獄人的下落，先已回去，悶昏昏暖了一大壺酒，購了幾碟子菜，在那裡自斟自酌，要想午飯以後再去探

訪。一見隱娘回來，急忙放下酒杯，立起身軀，上前動問。隱娘把上項事說了，又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，『明哲保身』。此處終非久

居之地，快些用過了飯，收拾上山為是。」雲龍聞言，又喜又驚。喜的是薛飛霞已經有了下落，驚的是官府不察，竟把這案犯認

錯。雖然虛者自虛，實者自實。究竟晚間探監寄信也是干犯法紀的事。如今甄衛既不知悔悟，此間豈可存身，還是避開的妙。因此

諾諾連聲，把杯中殘酒一飲而乾。餘下的也不 喝了，吩咐寺中道童，取飯吃過，收去杯盤，給了數十兩紋銀，叫他交與住持老道，
作為連日房飯之資。只說要到城中探親，央道童替把行李收拾收拾。其時已是未末申初，虯髯公也回來了。見雲龍在那裡整頓行

裝，心下甚是疑惑。隱娘急忙附耳訴述一番，虯髯大喜。道童來說：「行李已經理好，不知要喚幾名腳夫？」隱娘暗想：「倘用腳

夫挑送，不但路上為難，而且到截雲山去更是不便。」因說：「不必腳夫。我們只將應用東西自己取了幾件，餘下的暫寄寶山，明

後再當著人來取。」道童聞言，答聲：「曉得。」不再問了。隱娘遂令雲龍但取了一隻小小衣箱與著防身寶劍，餘剩各物檢點明

白，交與道童。道童接過，暫鎖房內，回身便送三人下山。出了寺門，虯髯公等說聲：「有勞。」那道童道聲：「慢請。」回身自

去。

　　聶隱娘因文雲龍駕不得劍遁，此去截雲山路雖不多，無如肩背衣箱，又是個面生之人，只怕途中有人盤問，故與虯髯商議。虯

髯公道：「這有何難。待俺駕起劍光，隱著他的身體就是。」隱娘道：「天不早了，不知薛飛霞此刻曾否甦醒？不如道長索性送文

壯士一程，愚妹在後也駕劍遁相隨。彼此早些見面，早些放心，豈不甚妙。」虯髯公道，「聶道姑說得甚是。」遂將雲龍雙手握

住，命他把兩眼緊閉，不可開視，即與隱娘一同掣出寶劍，臨風晃動。頃刻間起兩道寒光，如飛而去。雲龍初時只聽得耳朵邊呼呼

風響，那兩隻腳起在空中，不由自主，好不怕人。誰知不多一刻，風已定了，腳也住了，明知早到山頭，方敢張目觀看，但見山峰

數朵，高插雲霄，比棲霞山大不相同，暗喜：「仙家妙用，果是不凡。那虯道人雖曾問過姓名，他說姓仇，名善，看來必非等閒之

人。將來若得拜他為師，也不枉了相隨數月。」心中想著，不知不覺已隨二仙到了中堂。黃衫客與紅線、雷一鳴等一齊起身出迎。

虯髯公先命雲龍叩見紅線、黃衫、隱娘，又命與一鳴見過了禮，忙問：「飛霞現可醒轉？」紅線回說：「醒已多時，愚妹等俱已看



過他了，正在思念道長與文壯士，可請同至上房稍坐。」隱娘說聲：「使得。」眾仙俠遂一同來至上房。

　　白素雲陪著飛霞在牀沿上閒話，忽見隱娘等進來，慌忙起身迎接。又見文雲龍也已到了，雖然昨宵黑暗之中先經見過，究竟有

些不好意思，要想迴避。紅線含笑說道：「文仕士日後終是一家之人，何須躲避，快來見個禮兒。」素雲見師尊如此吩咐，只得低

著頭兒，向雲龍福了一福，口稱一聲：「文爺有禮。」雲龍退下數步，問虯髯公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虯髯回說：「就是昨夜與你同

時探監的白素雲小姐。」雲龍急忙還了一揖，叫了一聲：「小姐。」那薛飛霞睡在牀上，聽見有人進房，微開雙眼一望，見有一個

道姑在內，諒必隱娘無疑。因急勉強掙著半截身子，口尊一聲：「仙姑在上，難女感蒙搭救，真乃再造之恩。只苦傷體未痊，不能

行禮。」說罷，不由不淚如雨下。隱娘走至牀邊，回說：「薛小姐，休得過悲，調養身體為是。」飛霞回頭又向外邊一看，見尚有

一個年老之人，生得虯髯碧眼，又一個年少的，生得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動問隱娘，知是虯髯、雲龍，先請虯髯見過，次與雲龍

敘話，口口聲聲的說：「多蒙恩公垂憫，寄簡贈銀。如今反致累及，卻教難女如何答報？」雲龍道：「薛小姐，且免悲傷。俺先請

問，那劫獄的可知究是何人，如何冒著俺的姓氏？」飛霞道：「提起此人，他說姓燕，名喚子飛，臨安人氏，看來是個江湖劇賊。

恩公與眾位道長、仙姑有日得遇，還求拿住了他，一與恩公洗清劫獄之冤，二來也好使難女雪露筋祠內之恥。」雲龍道：「這個自

然，俺當謹記在心就是。」

　　說話之間，素雲已至廚下收拾晚膳，請眾仙俠至前廳用飯。虯髯公等遂各起身，重至廳中。一鳴與雲龍吃飯，黃衫客等略略用

些酒果。席間，虯髯公要試試文雲龍的立品若何，因說：「文壯士，老夫有一句話要講。素知壯士英年未娶，中饋猶虛。可知

《風》詩上說得好：『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』老夫看薛飛霞雖然是個妓女，卻生得容顏絕代，態度不凡。若嫁壯士為妻，豈非一

樁美事，意欲待他傷痊之後，竟與壯士執柯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雲龍聞言，正色答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。俺文雲龍雖不是魯男子，

也當做一個轟轟烈烈的丈夫。昨晚探監寄簡，出於一片俠腸，豈是那燕子飛大膽劫牢，實因慕色起意。此事斷難從命，尚望以後休

提。」這幾句話說得虯髯公暗暗贊歎：「難得他少年老成，絕無邪念。」旁邊黃衫客聽了，也覺肅然起敬，遂決意要虯髯公收他為

徒。又想虯髯方才那番打動的話，雖是要試雲龍之心，然薛飛霞若使果然配他為妻，正是天生一對佳偶。因接口道：「聽文壯士之

言，果然正氣干霄，令人欽佩。但貧道也有一句言語，要與壯士商量，不知肯俯聽麼？」雲龍道：「黃道長有何見諭，乞道其詳。

」

　　黃衫客笑微微，舉手把虯髯公一指，說出一片話來。有分教：

　　　　絕技不妨同指授，仙緣還許兩和諧。

　　要知黃衫客畢竟說甚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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